李汉洙−外星人折射的人类的欲望和文化的混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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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汉洙艺术风格的形成；概念美术和 后期波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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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和幽默
文化异种性和外星人以及怪物
无我- 技术幻想主义者的曼陀罗
纹身，烙印，体验，空间沟通
光和色的空间化
韩国著名的新媒体艺术家李汉洙通过幻想而大胆的空间构成不断追求文化的混种性hybridity，他使用LED照明，音响，带有感应器的相机，激光装置，荧光灯，电机，FRP，投影仪等数码和机器领域素材制作一些影像，装置和照相作品。
我认为很少一名艺术家像他那样如此执著地追求‘宇宙’‘外星人’‘杂交怪物’等题材。另一方面他经常使用的素材即外星人，佛像，龙，老虎，仙女，菊花，莲花，等都是东方神话和新生宗教信奉的重要符号。这些东西从原来的脉络中分离之后被艺术家重新借用移植到大众文化中。李汉洙把这些统称为代码‘icon'这个就成为他作品的重要主题而且在这里隐藏着艺术家的基本造型思想和追求。
‘ 其实对代码‘icon'的关注反映了高度商业化的韩国社会盛行的拜金主义现象。经济建设的成就感使韩国社会的商业气氛象纹身一样深刻地烙印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过去人们把佛陀，耶稣当成他们的精神支柱而如今代替这些宗教形象的新生宗教，他们所崇拜的外星人等这些代码却投射人类的欲望。
李汉洙的切入点就是在现实生活中传统的价值观正在消失只有货币和交换价值充当一切，这揭示了商业社会背景下大众化代码替代过去圣像所履行的精神作用的社会现实。的却这些代码依附于资本的力量带着拜金主义光环在不断地膨胀。这些图像(Images)带着佚名性的属性在虚实空间里穿插流串，在广告和图像(Images)泛滥的激流漩涡中被规定为所谓代码。
这种社会-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变化和对此的认识与新技术媒体的混合却显示出李汉洙华丽而富有幻想的独特的艺术风貌。他的作品涉及到社会批评与个人欲望代码相交融的模糊地带，另一方面又涉及到新的文化环境下尤为突出的东亚文化的原本性问题。再加上似乎消亡但始终泛滥的宗教因素使他的作品富有更深层的内涵。
李汉洙的作品表现出非常强烈的光彩效果，它使用霓虹灯和LED照明材料使他所迷恋的黄色，粉红，橘黄，鲜红和荧光色与造明设备等尖端材料组合起来表现出极其精致的效果，以至于渗透到空间，光和色与影像的瞬间性和微妙的配音组合建构无限扩展的空间感。
他的早期作品是大学时期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的末的社会抵抗运动有密切的关系。这种经验延续到在德留学时期，那时期的作品<烤土豆的机器>(1998)反映了德国社会内部隐藏的社会问题，唤醒人们要反思人类的存在条件。在韩国也好德国也好李汉洙所关心的问题一直指向社会现实。
最初的风格形成是在留德时期制作的米粒材料作品，可以说现在的纹身形式也是那时起的延续。在大米材料的作品中他在坚固而厚厚的又对比强烈的红绿色底子上粘贴米粒，光滑而明亮的表面上像刺绣一样制造某种痕迹，瞬间瞬间萌生的一些想法顺着思考的轨迹一点一点浮现在画面上。这种作业方式如今在纹身作品中让人感到似乎因外部造明的投射下捕捉到事物内部的柔和的光感。圆型的画板上画出来的形形色色东方风格的混合的代码形象使我们联想到『碧岩录』的一句话；“见胡虏似胡虏，见老虎似老虎。”
李汉洙风格的形成-概念艺术和后期波普形式-Armreder， Fleury 
李汉洙在艺术风格的形成和演变的过程中继承了广泛而多样的现代美术的主流。他一方面继承现代主义的遗产另一方面也有概念美术和后期波普艺术的影子。
对他影响比较深刻的艺术家首先是博伊斯，还有白男俊准的新媒体和麦提.巴尼的行为艺术。
另一方面他深刻地思考了关于艺术作品与观众的互动〔interactive〕问题。逐渐在作品中融入科幻叙事性情节，美国波普艺术的因素和游戏、娱乐方面的东西，在东方宗教里借用的形象和对文化原本性的深刻的思考使他的作品慢慢形成独具一格的风貌。
留德时期布伦瑞克艺术学院的导师Armreder教授和Fleury教授的指导对他的影响是直接而深远的。Armreder在艺术家的职业态度和形式方面的影响是比较强烈的，他在杜尚的实物和塔特林式的形式主义中获得了灵感，利用空间的脉络上并行着杜尚的想法和尝试类似于白男准在作品<钢琴氧气>(1985)中所进行的实物作品的实验过程，开辟了作品里增加艺术家签名式的身体行为因素从而获得了新的视觉方式，制作了有别于杜尚式的实物命名方式既能观者直接参与又能当成日常实物来可使用的作品。李汉洙与Armreder教授共有着同样的问题意识，同时实验另一种制作途径。他更加注重混种性以及亚洲文化的原本性问题从而引进一些Fleury式的波普因素。
Fleury以消费社会为主题制作一些大胆而富有女性味道的作品，有时候他利用科幻因素的时候选择一些游戏方式。李汉洙的风格因素中闪发的商品形式中的那种利落精致的感觉和精制的游戏性中可以找到Fleury的影响。对于作品里走动的观众来说作品中像蜘蛛网一样密集喷射的激光群是一种恐怖的障碍因素，另一方面还起到拓展和建构空间的作用。 建构这让人敬畏而危险的规则世界,作者的想象力让观者进入他的虚实世界里变成一个勇往直前的战士最终成为胜利的女王，就像雷尔.贝松的科幻电影的主角-少女战士艾利斯。
文化和引力滑翔转轴概念
  李汉洙涉及东亚原本性问题的时候往往采取这样的思想观点，即传统的宗教图像（所谓的代码因素）和连续复制派生的商业产品的大众化属性以及观念上的图腾意识，科幻电影式的大众文化的叙事性等。对文化原本性的关注自从在韩国的大学生时期延续到留德时期制作的民俗和社会题材的作品。
在德国被人们关注的第一次展览中他展示了使用大米材料制作的平面作品和两台宇宙飞船。用大米粘贴的飞船和龙的形象中我们可以意识到艺术家要超越民俗的东西达到更宽阔的宇宙世界的愿望和企图。90年代中后期开始制作的一系列作品如； 《亚努斯的房子》《来之天王星的天气预报》《美国宇航局》《机器人2》等都是反映的这种观念。
这些实验的却是科幻性的，崭新的，而这种未来指向性的作品中看到雷尔.贝尔松的《第五元素》《异形》《银翼杀手》《生化危机》等电影作品的影响。《无限扩张的宇宙空间具有进取的阳刚之气，反讽的意味上他却暗示着人类贪婪的扩张欲望。》
比如说；〈亚努斯的房子〉(2001)中作者把霓虹颜料的粉红色爱心图形以30
公分距离密集粘贴在展览空间里用地面上安装的黑色霓虹灯和射灯来表演出迪厅式的愉快而非常酷的光彩空间，从而表现出美丽而幻想的空间效果。这个作品的特殊的空间幻想是通过墙面上一排排密集粘贴的爱心图形的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来传达出来的。进入〈亚努斯的房间〉的观众会发现黑暗中闪烁的爱心图形，同时感受被发光点吸入的感觉。.观众会感受到好比乘坐飞船进入另一个空间或被吸入另一种密度空间似的空间意境。观众感受到被磁场吸入的微妙感受是因为一排爱心图形的强烈效果引起的。体会犹如漂浮在宇宙空间般的经验是神秘而微妙的，被意识到的自我和体验中的身体自我随着幽静的霓虹颜料的色点体验进入空间的感觉。 
从〈亚努斯的房间〉演变的另一个作品〈来之天王星的天气预报〉中作者把展览空间表演得更加感性。空间感更加开阔内部空间充满了宇宙般的神秘感，在这里隐蔽﹑封闭的个体内部向外部世界敞开。观众使用鼠标驾云自己像宇航员自由地流串在绿色的星星和那些酷星之间。作品给观众特别是孩子们极大的乐趣，是一种 引导观众参与艺术行为的重要尝试。
  在这些作品中李汉洙使用了星星，雪，冰块等大自然中选择的对象转化成几何图形。又广泛使用科幻电影中经常出现的美国宇航局的太空照片，从中他提出这样的问题。物理学领域的假想实验中发现的在宇宙旅行中为了寻找宇宙滑翔通道所建立的理论上的引力飞行概念会不会在文化领域里同样有效?他要揭示的要点是一种文化方面的引力滑翔转轴概念。这是来自物理学上的引力滑翔理论中获得的启发。假象的能量储备一旦越过某种临界点的时候会显示出压缩或者压出等可视性物理结果。在这里所说的被实现的瞬间就指的是滑翔转轴的焦点，同样基于混性概念的文化方面的滑翔转轴点的想法出自人类追求能源节约和经济效益的现实目的中获得启发的事情是有意思的。引力滑翔学说是物理学概念，它的理论基础假如说要穿越遥远的几百万光年的距离，依靠现有的飞行理论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如果利用运动中的恒星的引力场缩小时空连续体的方式来滑翔，这种假说理论上可以成立的。
  一方面他制作一些星星，宇宙等表现太空世界的作品还有雪瓣，通过电子显微镜拍摄的分子结构照片等广泛的微观世界里李汉洙获得了丰富的灵感。作品〈来之天王星的天气预报〉中把20个绿色星星模型用简练的几何结构形状来安装在银色的铝合金地板上，星星模型里面安放了一些明灭的灯炮让它象星星一样发亮。展厅里的黑色霓虹灯制造整个空间的暗幽幽的气氛，随着星星的亮度的变化轮廓和感应随机应变。星星模型传达的几何形的准确性唤起的美感是非常幻想而优美，这作品在之后的作品〈激光手雪山修道〉中跟影像组合起来。
李汉洙对这种幻想气氛的表现中试图实现自我内心的科幻性的可能世界possible-worl。

这种理想可能是与前面所提到的雷尔•贝松的科幻电影，K•飞利浦，得•代科的小说 或者
C•克拉克的『2001太空漫游』, 詹姆斯• 巴拉底『水晶世界』弗朗克•赫伯特的『Dune』等叙事性科幻小说和电影渗透到韩国的读者和市场有密切的关系。这种科幻作品虽然是虚幻世界里的体验但永恒的神话般时间和宇宙神秘的浪漫主义情感对人们心灵的反响是非同小可。
过去人们认为天王星是太阳系的最后一颗星星，作品〈来之天王星的天气预报〉承载着遥远的“天涯The end of the world”传送过来的信息或传言转换成造型语言。作品中对星星和激光的直觉感受中包含着‘天使’的语义中派生出来的‘神的传言使徒’或者代表神性的‘印章’等深层内涵。
李汉洙通过科幻新媒体表现资本主义商业原理无法解释的对外行人的幻想，我们的认知力无法命名的从遥远的外界传来的未知的信息-‘天使’的传言，这种疯狂的想象却表达通过艺术来实现我们无法想象的神秘世界和向往未来的火热情感和艺术家的苦衷。就像忽灭忽亮的光点一样解构现存积极感知未来的能动性。他梦想着就像穿越遥远的宇宙旅行中实现引力滑翔转轴这种伟大的假设一样同样强有力的文化引力转轴。
李汉洙在这种文化上的‘引力转轴’，黑洞等理论中所提到的‘事件地平线’的概念一样，追求像‘事象地平线event horizon’这种不可实现东西的现实化。这种追求提供深入思考全新的‘东亚原本性’问题的开端和切入点。李汉洙强烈追求超越充满着意识形态和政治矛盾的当今的人类世界，想往超越人性的(beyond)世界，像科幻的外星人世界一样多极多元因素自然流动的文化宇宙。他的另一个使用霓虹灯的装置作品〈美国宇航局〉中更加强调了这种向往宇宙的进取精神，作品中引用了NASA网页上显示的射灯广告的一段文句；“我们是探险者、先驱者，做为一名创造者我们在扩张空气和空间的临界点。.As explorers pioneers and innovators we boldly expand frontiers in air and space.”
1) 中沢新一  《对称性人类学；无意识中发现的建设性智慧 》， 

pp.148-149; Barbara Newman, “Love’s Arrows:Christ as Cupid in Art and Devotion”, in The Mind’s Eys, 2006, pp.267-272; Barbara Newma, “Love’s Arrows: Christ as Cupid in Late Medieval art and Devotion”, in The Mind’s Eye, pp.267-268
代码和幽默
李汉洙作品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广泛使用代码符号，这种简洁而幽默的感觉却包含着沉浸在拜金主义的现实世界的批评意识。大众文化中派生出来的拜物主义与疯狂的消费世界里人们的生活观念正在颠倒，那种享乐主义风气是传统的精神符号转换成华丽的商品符号是有关系的。实际上传统的代码符号的商品化倾向反映了贬低精神价值的社会倾向，在他的作品中时而出现的‘(fancy商品)大众文化符号散发出一些不祥之感、就是那种华丽的代码符号背后隐藏着莫名其妙的情感残留。
小小的代码符号一般都设计成小巧而富有魅力容易唤起人们的占有欲会成为迷恋的对象。稍大一点地会引起恐怖的气氛。失去焦点的透明佛像的胸部上穿了个洞。看这些佛头会联想起类似于土尔金的『魔戒』里所描写的显示超时空影像的奥唐克Orthanc的石头。用合成树脂制作的小矮人的喧闹诱发奇妙的幻觉fantasm。作品〈米老鼠的死亡〉(2002)中幽默与痛苦混杂在一起，米老鼠和爱犬布鲁托-这著名的迪斯尼动漫电影的主角形象在他的作品中当成廉价的二手玩具，贯通米老鼠的荧光灯传达一种幽默而残酷的感觉。李汉洙使用这种双重手法表演一幕幽默里穿插悲剧因素的讽刺剧。
〈米老鼠的死亡〉揭示了无法判断凶手与被害者的这种尴尬的状态。这种自我矛盾‘双重约束’的痛苦感觉孕育在早期在德国制作的实物作品〈土豆烧烤机〉中，这里表现了二战后德国社会内部依然存在的人种分离主义伤痕。至于这种外向型的痛苦感受到底是什么？我想这是观众需要思考的问题。这种隐蔽的痛苦和无法忍受的约束感的表白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背景下东亚人原本性问题的深刻思考中产生的。
李汉洙通过后期波普式‘代码符号化’的表现形式来揭示趋于美国化的欧洲发展面貌和东亚社会的商业资本主义倾向。他的作品中光线贯通了海贝、化石模样的宇宙飞船或者象征美帝国主义的迪斯尼主角米老鼠。这种穿洞的手法在其他作品中也出现比如；〈混性风〉〈混性风 丹君〉等。 

纹身或身体上留下的伤痕等用光线投射出来的贯通或穿洞等造型因素在他的透明树脂作品中传达微妙的伤痕意识。这些作品像评论家李仙英,诗人趙源奎所描述的；“在有限的这世界里穿插了奇妙的神秘因素的时候散发的崇高的美感以及那种熟悉和亲切中残渣的不可思议的陌生感”。但是比这种感觉更为重要的是他作品中那种利落的商品意味和波普因素的结合过程中进行sensation的游戏性。 
李汉洙作品中的‘陌生感’这种表现意味不可能以‘高昂’之类的词汇来形容的，而是更确切地停留在像摆满迪斯尼玩具的明亮的商品屋散发的厌恶感和犹豫不决当中，他向我们展示廉价的
大众文化环境。社会学家基格门特﹒堡曼Zygmunt Bauman在[变成垃圾的生活Mordernity 2）‘双重约束double bind’这是格列葛利·贝特森在语言环境生态学中为了揭示一种矛盾状态而使用的概念， 表现因收到截然相反的命令而无法行动的尴尬局面 。 
and its Outcasts](2004)中指出；“商品诞生的时候总是带着‘崭新’的光环，但最终还是堕落成没用的东西-垃圾。”他试图把那种廉价的大众性提升到高级的前卫艺术的过程中寻找一种模糊的可能性。他不是在批判大众文化环境而是在商品关系中的大众文化里面把握一些有意义的东西来揭示问题。
另一方面李汉洙的作品具有游戏因素，游戏的领域是一种规则的世界。他向我们展示激光群这种危险的规则来编织出来的世界。利用坚固的关系网来建立起来的格子网空间世界的运行机制是有特定的规则来完成的。自由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上，用激光群编制出来的科幻空间中沟通的力度通过强烈的光线群中表现出来的。这有时候互相组合或可视形象来体现。〈米老鼠的死亡〉中被荧光灯穿透的米老鼠位于这种光线-荧光灯所表象的沟通与力度的交叉点上。不知什么原因或许被光线凝固起来的这个米老鼠只有在那种关系网的交叉点上出现。米老鼠这美洲梦的象征模型，被关在封闭的童话世界般的迪斯尼乐园的囚犯一样无法逃脱严密封锁的全球资本主义商品关系网。
同样作品〈仙女的一千个眼睛〉里向外喷射的光点让人联想到全身长满的疫病伤痕。在〈被克隆的天使〉中散落在地面上的无数个天使们的头像中喷出的闪耀的光芒。从中作者正寻找激发自我潜能的具体媒介。这种象征秩序只有通过商品关系才能显现如果人类只会物质享受就会导致自我本体性受到毁灭性的打击的结果。在作品中佛陀-天使掩盖这种被歪曲的享受和不祥的征兆。
作品〈多层地球防御系统〉﹙2002﹚这种带有游戏色彩的作品中观众在参观的时候要通过密集的激光群，观众如果被激光线被射那么激光感应装置会发出‘嘟嘟’的警告音，那位观众是被淘汰出局。这个让人联想起〈象征系〉的游戏规则，这种作品删除了科幻电影中虚幻现实中的危险结局而是通过强烈的光彩效果来强调一种审美体验。 在这个作品中观众扮演进攻地球的外界侵略者的角色。如果观众成功绕过激光射线和警报系统到达作品的终点会进入象征地球的蓝色的圆形区域。
使用旧钢盔制作的作品〈环视360°钢盔〉(2002)让人联想在漫画中的怪诞科学家发明的可笑的东西。钢盔上端安装一部小型摄像机通过那上面安装的一个凸形镜片获取360°旋转的影像，观者可以戴这钢盔来回走动，两台显示器转播现场的状况一台显示战士眼中的通过钢盔拍摄的360°影像，另一个又显示戴着钢盔来回走动的观者的形象。
这种游戏特征的萌芽在早期作品〈观想Contemplation〉(1998)中可以发现，作品以两面开放的木箱子里面安装一部镜头，观者从两面对视的时候会看到被镜头歪曲的对方的形象。这种歪曲的景象传达人类社会中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所引起的认识上的误差misrecognition。〈激光手雪山修道〉中李汉洙通过修炼中的激光手的形象来展示在视觉场外围环视自我内面世界。这种情况好比梅洛·庞蒂所说的‘自己像环视autopsy’的概念，‘自己像环视’的概念指的是跳过已经形成的自我体系从外围往回观察的意思。这里指的主题是‘内部-间隙in-between空间中的主题。’像梦境中看到
3）李仙英、《后现代主义时代的新崇高学》，《无我；魔鬼的新技术乐园》 达芬奇、pp . 16 - 18

自己的一些行为一样观察非现实的特殊视角，在我们的意识活动中确实存在正发生的事件的同一化过程中自我归纳到他者范畴里的情况。
    〈无我；怪物的技术乐园〉(2003)这部影像作品向我们展示像蝴蝶的翅膀在时间的流逝中颤抖和变化一样流动和变幻多端的图像。这犹如内面意识向外投射或外部世界向内流入的能量流程轨迹，如果说作品〈观想Contemplation〉中两个本体之间设定一个屏幕式的媒介来实现直觉与认识上的歪曲的话作品〈360°环视钢盔〉中涉及到从四面八方应来的注视所产生的恐惧感和欲望等问题。这些都是通过荧屏﹑程序﹑自动感应器和照相机﹑VCD等技术装置来完成的。继而他的重要符号‘外星人’也不是在内涵或本质的脉络上被解读，李汉洙似乎拒绝这些东西。但是他的表现好象符合‘始终-已经always- already’’，‘还不是-不是not-yet'’，‘不存在nowhere--现今now-here’等这种语义表述相联系的绝对它我的层面。联系到〈相互本体性reciprocal subjectivity〉问题的得李汉洙的这些作品，主要特点是利用技术媒介引导观众重新认识‘它我other’。有时候‘它我other’出现在像技术这种非人性因素中有时候归属与规定人类一切行为的象征系语言这种大范围的它我概念中。另一方面它成为规定地域社会之间人们的原本性界限boundary的必要条件，有时候涉及到原本性identification问题的时候它我被排除到自我范畴之外。也就是说人种﹑国际﹑阶级﹑肤色等非人性层面上的异质性或者神﹑怪物 更代表性的是李汉洙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外星人’中这种它我概念尤为明显 ，还包括人类本体之外的技术和语言等工具层面上的它我。原本性就是在众多他我关系之中划分自我世界和外部世界的微妙的界限中所产生的。
李汉洙利用VCD等电子技术媒介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解读大众媒体时代散落在各个角落的所谓〈注视gaze〉所引发的潜在危机意识。这与白南准的〈钢琴氧气〉(1985)〈TV佛陀〉(1974)〈你好米斯特·奥约〉(1984)〈拜拜基夫林Bye Bye Kipling〉(1986)〈沟通大厦〉(1994)等作品中提示的问题意识相衔接。但李汉洙加强感应装置和VCD相互牵制因素，选择超出意义体系从意义体系外围反向观察自我指示性  self-referential的二次性认知观察方式。
德军钢盔360°全方位开放的视角给我们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特殊的愉悦感。这与贝尔丹的监狱﹑也就是米赛尔·布克的被权利的监视所拴住的背向程序，这种环视的幻想曲暗示现代人们渴望被外界关注的心理倾向是一脉相通的。 即‘始终被关注’就是菲尔丹·奥约尔鎏的无法躲避权利的监视说法的幽默表露。今天的社会处处爆露现代人没有被外界受到关注时的不安情绪，从而自我为了宣扬主体存在内心渴望被媒体曝光，被拍摄记录，这是一种心理需求。
今天广受欢迎的‘实况转播real-time’娱乐节目中我们可以看到大众媒体时代个人的幻想或行为和欲望的表现方式通过媒体实现又再媒体化的现象。尽可能为了宣扬自我的存在和欲望需要外界的关注，这是必须的。可以说今天真正的幻想fantasy不在于精彩的节目本身而是关注节目的神秘而虚实的另一侧。
我们通过李汉洙所发明的〈激光手雪山修道〉〈全球多层防御系统〉〈环视360°钢盔〉等有
4）梅勒尔·冯迪 《直觉的现象学》、文学与智性、2004、pp . 508 - 509;557名
5）象这种二层次的认知单位框架系统理论家尼古拉·鲁曼和萨拉伯· 基扎克（Slavoj Zizek）指出-媒体艺术家们使用各种材料一直探索相互作用的沟通媒介。W.J. T. Mitchell,
点可笑的发明物中意识到他在揭示象萨拉伯· 基扎克（Slavoj Zizek）所说的可意识到主体的存在必然需要关注主体存在的外界的什么东西。这种虚实的外界关注—布克的Panopticon监视性视角却反映了现代人内心的视觉和被关注欲，主体在被关注的过程中悄然实现被压抑的欲望。李汉洙通过数码技术媒介向我们传达视觉互换的心理过程中主体的被动地位和从中主体实现欲望的过程。李汉洙通过这些视觉互换系统的建构来确立作品的视觉原理。 

文化的异种性，外星人和怪物
从早期作品开始李汉洙对社会问题的切入点是通过科幻的﹑指向未来的和技术游戏等媒介手段和宗教意味和文化混种性的探索中展开自己的艺术思考。这个思路首先源于东亚人的原本性特别是关于韩国艺术的原本性问题的深刻思考。从而他选用传统的亚洲代码佛陀或菩萨等宗教形象和生活上普遍使用的日常用品相结合起来。 比如作品〈21世纪菩萨〉中菩萨像童话白雪公主里的小矮人一样戴着尖顶帽，〈机器人2〉中东南亚风格的观音菩萨像变成韩国乡下为了宣传电子产品制作的八个胳膊的广告用机器人气球。宗教的庄严被那些不值一提的日用品所替代。
虽然天使或菩萨对他来说如此亲切但是用荧光色树脂材料来表现或大量复制的时候显示出脱离原来的脉络和脱离叙事情节的倾向。诗人赵源奎指出李汉洙的追求比巴鲁尔更接近朗格的全然语言学领域里的学术态度，比如作品〈被复制的天使〉中脱离原来的叙述情节的天使头像摆放在地板上的例子也好〈导弹袭击未知宇宙生命体〉中观众变成靶标的游戏性作品中也好，还有讽刺美帝国主义的作品〈美国宇航局〉中也好虽然他的作品赋有现实批判倾向但是重点不是在于传输信息而是更注重语法游戏。各个文化表象的外延混杂组合起来的时候这些东西失去原来的意义和其表意方向从而派生新的意义体系，但这些新生意义体系未能云集足够的信息准确度和表意方向的时候重新组合的外延集合体的信息传输功能被削弱而是更突出混种性-这种语法组合本身的意义。从这种理论角度上看我想李汉洙不是在追随巴鲁尔而是更接近朗格。

〈无我；怪物的技术乐园〉(2003)这是一个典型的混种性语法组合的范例，作品中随着观众的走动外星人与圣母﹑耶稣﹑佛陀等各文化的代表性圣体混杂在一起通过动漫技法混合合成和变形的装置作品。策展人李峻指出这作品在这多极多元的现代社会背景下对宗教的威严做出讽刺性反应。随着数码技术和网络媒体的发达一切图像image 可随意合成变形无限扩张的当代社会中我们提出
这样的问题—在科学万能主义宇宙时代传统信仰依然有效吗？
 这次展览中李汉洙选用了新种宗教团体拉尔教派的仪式场面的影像材料。为了研究异种性问题他

6）萨拉伯· 基扎克（Slavoj Zizek）《全体主义怎么了?》，新潮、2008年、pp . 382 - 386

7）这种观点暴露出布克的‘Panopticon’和‘监狱’或者‘管理社会’的一些论点存在的漏洞。 萨拉伯· 基扎克（Slavoj Zizek）《全体主义怎么了?》 新潮、2008年、 p.379

8）菩萨；是‘普利萨陀’的简称又称绝有情，高士，开士，大士，始士等。菩萨一般指大乘佛教里为了成佛进行修炼的人，他们是修炼六波羅蜜在佛陀之下普度众生的圣人。他们横跨三 阿僧祇、一百亿劫的漫长的岁月履行利己利民的修行，经过五十一位修炼过程获得正果的真人。有学者解释‘菩’指修炼智慧‘萨’指传播福音。

还参加过这团体的祭礼活动，作品〈无我-喔呒〉〈无我-舞蹈〉〈无我-怪物的新技术乐园〉(2003)中他还邀请这团体的教徒们表演行为制作影像作品。拉尔教派是法国人拉尔所创立的一种异教性质的崇拜诸神的多神教宗教团体，是佛教的卍字和起源于印度的喔呒冥想等混合各种宗教因素的混合性宗教。
李汉洙深入研究复杂多变的现代美术演变过程中首先考虑到现时代韩国民众的处境从而借用了民间巫师性质的新种宗教因素给作品赋于强烈的东方色彩。他把造型问题的思考中没有选择直接对接传统权威的儒教或者佛教式的意识形态范畴里而是立足于普通民众的立场上。形式上摸索西方现代主义美术的变异形式。拉尔教派源于法国的新种宗教他们热爱和平追求无我状态的共同体社会，他们拥有巫师和西皮意识还包括基督教的和佛教的一些东西。他们相信比人类更智慧的外星人的存在又等待着他们的到来。拉尔教派的祭礼活动中的无我状态的行为表演与韩国民间巫师的仪式在形式上很相似。李汉洙要表达的并非这新种宗教所追求的教旨内容本身而他关心的是这些宗教形式的极端的混种性as such 。在商业社会同样存在崇拜和迷信这种集体共同心理，资本主义消费社会中拜金主义风气已经与宗教世界里的绝对信仰相抗衡。这是过去对人们对神性的追求潜移默化地转移到当代商品消费行为中的结果。现在人们在消费商品的过程中与过去一样追求自己认为的神圣的什么东西，但这包含不现实性inpossibility。
  拉尔教派通过行为仪式表达渴望外星人到来的意愿，同样李汉洙借用佛教形象但他的作品与佛教内容无关把宗教符号重新解释成代码符号这代码符号承载当今世界商品意识。客体已经深深地扎根在自我的心灵深处，这种被动性的确与古代母性崇拜或女性崇拜观念相联系的。
李汉洙对拉尔教派的关注，这与韩国作家黄锡英的小说『巴丽地吉』(2007)中所描述的前近代的巫术性救治概念。或奉俊昊的电影《怪物》(2006)中叙述的一个正常家庭无法接受的外界干扰等故事情节有对接的一面。黄锡英等当代韩国作家艺术家们从自国的古典寓言像『沈清传』这种古代下层社会的故事情节中试图挖掘新的可能性来克服现有当代艺术所面临的局限。李汉洙意识到过去被统治阶级派挤贬低的民间宗教和巫术等下层文化的重要性。他把这点子扩展到类似层面的外部文化领域里从而找到了像拉尔教派这种思考切入点。这种想法是从80年代末参与抵抗军部独裁政权的学生运动时候开始的。 当时与他密切交流的民众艺术家朴恩泰和以后建立韩国美术界影响巨大的网络企业《neolook.com》的社长崔今秀等人，他们共同认识当时韩国政治状况和严重的危机意识。但是他的表现方式留学德国以后跟韩国国内的民众艺术家们有了很大的区别，这归结为文化混种性和外星人象征的无法预测的未来意识已经植入到自我深处。超越狭隘的个人界限自我与共同体社会对接，在后现代社会背景中寻找神圣的宗教意味。
9）赵源奎，《做为普遍语言的复合性艺术》，《无我；怪物的新技术乐园》达·芬奇，2004

10）李峻，《未来的幻想，混性的风景》,《无我；怪物的新技术乐园》达·芬奇，2004pp.50-51
11) 萌(も)え;音译‘摸叶- 萌(も)え’来源于日语的动词‘萌生-萌える’中借用的单词，在日本年轻人之间表现可爱，漂亮等感觉的时候广泛使用的流行语。随着移动电话，网上邮件和网络的普及这个词汇的使用频率暴涨， ‘摸叶’如今已超越特定的对象其使用范围扩张到对象的外形特征，性格，职业，社会地位等用于表现对象属性的代码符号。

他在追求自己艺术理想的过程中把佛像﹑现代媒体和行为因素结合起来。这有可能是白男准艺术试验的延长线也就是跟他共有尖端技术手段，还有视觉和媒体的本质问题上受到德国后期极简

主义概念艺术的影响，还有希尔贝·福瑞利Fleury或安迪·约霍尔等波谱艺术和买提·巴尼的行为艺术也对他产生一些影响。 

无我-技术乐园中的曼陀若
〈无我-技术乐园〉系列作品中突出宗教性的同时类似于曼陀罗的形象不断变形涌现，通过这个表述网络时代虚实世界里自我的分身-阿法塔，这虚实空间里还隐藏着替代观者游玩冒险的《生化危机》里的角色埃里斯和『镜子国的埃里斯』里借用的各种角色。
作品〈无我-喔呒〉中出现假象的虚实公园中跏趺坐姿势的女人穿银色宇宙服做冥想修炼的场面，画面里处处涌现暗示未知生命体的卵状物体流动漂浮。这些卵状物体流动中相重叠的时候出现放大镜观察物体时出现的那种歪曲而放大的形象。〈无我-喔呒〉里还出现犹太符号和佛教的卍字符好，卍字翻转就变成德国纳粹符号这种相互交接表现出强烈的暗示性。像李汉洙作品中经常播出的那种单调的冥想音乐一样发出的信息被解读之前的混杂的不明确的模糊状态，之后的作品中通过影像反复出现诞生之前的混沌状态比如卵﹑胚芽状态中的植物等植物刚发芽的时候它那脆弱的生命迹象依附于对象的任何部位助长自己的生命力，这种主客体同一化过程中派生新的自我。胚芽形态的外星人就想德利达所说的已插入到人类-自我里面的非生命它我即技术性。李汉洙追求的理想就是这技术性指示的新地平线。
李汉洙的外星人点子出之巫术或异质性客体相互交融的非现实的幻觉状态或者UFO体验者的陈述中。这种体验伴随极度的紧张情绪和痛苦感受，这时候飞碟体验者体会西方人的千年王国等待或东方人等待弥勒佛相比美的盼望未来最高领导者或预言者的带有巫术性质的原始宗教体验。
〈无我-喔呒〉中穿银色宇宙服的女人所跳的‘无我’舞姿就像朱丽亚·克里斯特把陈述的博拉顿的科学书『蒂迈欧篇』中所说的前语言性lesemiotique节奏。的确通过舞姿传输的一连串的动作变化是一种动作变异的非场所时间空间，无秩序的混乱的意味变调中李汉洙在提出虚实空间里无限繁殖的拟像的拟像现象。但我觉得似乎他在强调抹掉自我的状态‘无我’概念。
〈无我-怪物的技术乐园〉〈无我-舞姿〉中李汉洙结合了拉尔教派的行为表演和装置艺术〈仙女的一千个眼睛2004〉中又混合出佛陀和道教的天女，基督教的天使为一体的奇怪的混种天师像。
12）羊和爱丽丝的对话中,艾丽丝想望的那白色的、圆大大的东西往架上不断上升。路易斯·卡罗著，马丁·加德纳注，崔锺民编译，《镜子王国的爱丽丝》、爱国、1992年和pp . 127-128
13）关于胚芽Ronald Bogue, Deleuze: On Music, Painting, and the Arts, pp.74-75
14）贝尔纳·斯蒂格尔、雅克·德里达 、《ekogʀafi-关于电视》、金载熙、陈泰元编译、民音社、2002年

15）拉尔教派认为不成熟的人类精神犹如胚胎或者幼虫一样脆弱，他们集各宗教的教旨混合起来主张遏制所有权宣扬爱，持续地锻练身体的同时通过冥想修练精神， 为了达到觉悟和至福的目的还命令教众除了房产之外的一切财产奉献出来交给绝对权力-教权。 在这里巫师或者外星人接触者们获得超能力和新的肉身。即拉尔教派他们共有的宗教性以及拥有的宇宙时代神话般的狂热的信仰,不管怎样他们通过圣经和古兰经里借用的话语要达到他们所主张的爱和和平的目的。盛世正《UFO学；与人类学的遭遇》。 山林，2003、pp . 60 – 61
16）科拉chōra是克里斯特巴从柏拉图的《蒂玛奥斯》一书中拿来的概念。 the kristeva critical reader、2003、pp . 162 - 163
‘无我’指的是忘掉自我,在极度微妙的幻觉状态中存在。就是为了寻找自我存在却把标头指向派生自我存在的环境机制上。这种‘无我’状态依托于穿透全身发出光芒的〈仙女的一千个眼睛〉，散落在地面上闪闪发光的〈复制天使〉和充满星点和爱形图案的梦幻般的〈亚努斯的房间〉等。这些作品燃烧着作者的艺术热情。但这些都是通过机械的技术性手段来实现的， 李汉洙对自我原本性的追求通过把自己融入特定环境从中消灭自我体会无止境的无我状态，在这种幻想中涌现的怪异的生疏感是利用异种因素的混合方式来表现。这种混杂的文化﹑宗教的极限状态中我们意识到他所使用的佛像让我们感觉到不想传统的韩国东西，而是有点像东南亚或日本风格。这种来源不详的混合体隐隐约约地呈现‘东亚属性’这种普世形层面。美术批评家赵光锡指出它的作品揭示这些所谓进步的东西所包含的悲观的负面因素派生的文化冲击。
〈无我〉-技术理想主义乐园这超越的宗教空间，这优美而富有伤感的盛宴好像抒说自我必须要经历的沉重的心理角逐， 却说明这是一个要实现自我必须经历的拉尔教派奇特的非现实体验-不可思议的交接空间。拉尔教派震撼人心的祭礼活动变成影像作品的时候却赤裸裸地显现那种迫切的等待，变异渗透到个人心里内部的不正常的拜物主义意识形态。现代的人们在表面上强调理性和科学至上主义但内面世界却顽固追求拜金主义。在网络世界里个体的分身-阿巴塔连续交替与个体同一的自我面貌与外部世界互换本体原本性，无限扩张的占有欲，通过互联网不断重组分解的匿名关系网的依恋等这无疑爆露人类内心隐藏的图腾崇拜意识和某种宗教色彩。 
  被剁成好几段的分解的龙和散落在地板上的佛头暗示自我的消灭，从中自我熔化成白毫之光照耀无量世界。在混沌的模糊中寻找无我境界的普世性。这个状态是一种独立的个体发生之前无法形容的前语言性的，共存的co-existent，内在的immanence所谓混沌的状态。
‘共存地平’的无止境的渗透超越现有的伦理法规的范畴，这种人类从来未能体会过﹑想想过的境界是属于潜伏在客体里的共存地平，我们只有超自我-所谓怪物性的体验中才能体会到的。这无我境界因为是超越个体领域的东西所以他只有通过东西方传统的象征物植入到宗教的神秘性中。
如果你进入无我境界消灭自我体会另一种自我的诞生，这是超越人性﹑人格的冒险过程。在这耀眼而充满魅力的冒险过程中要随时受到外部事物那浮华东西的诱惑，还有他的游戏性的一面比如；胸部里穿透的洞﹑切断四肢的佛像或者卡普卡的『在流放地』中一生的罪过刻印到自己身上的犯人一样，作品的表面上刻入异质性纹样等都是反讽意味的东西。异质性因素的混杂和佛腾中既定秩序在消失催生出精制而怪物般生疏的新生事物，我想这就是文化本身。文化是混沌里赋予秩序的但是它的母胎却是像黑洞的深渊充满了混沌。就像李汉洙的作品中触摸不及的不成形的脉络中综合奇怪的异质性东西。 

〈无我-怪物的技术理想主义乐园〉(2003)中观众在空间中走动的时候与外星人﹑耶稣﹑圣母﹑佛
17曹光锡 ,《论文化复合性》、《无我；无我怪物的新技术乐园》、达芬奇、2003、pp . 22 – 23

18门槛threshold所包含的警惕性liminality语义的劝导性质，请参考维克托·特纳的《从提议到演戏》一书。
像等宗教形象合成变形透射出动漫效果。他借用了积极等待外星人的到来通过与外界的接触实现

理想乐园的拉尔教派的基本想法，但并不是完全接受和效仿其内容而是把它变用为混种性概念的

造型符号。反神圣化﹑随意的变形metamorphosis影像让我们联想到蝉在蝉蛹里的悄然脱变。
这种随意的扩张和混种性脱变的影像制作其内涵直接联系到博迪利亚尔或德瑞兹所涉及到的‘模仿simulacre’的问题。表现手法相当华丽而富有波普意味但内容却非常严肃，因为他用这种反讽手法批评文明，科学万能主义的负面影响和东西方宗教问题和全球网络时代社会环境的变化。数码技术的高度发展已经不会保障过去人们确信的主客体辩证关系和对象客观真实性的稳定，而是像赫尔钦博尔格的原理对象被观察的过程中受到观察者的观念思想的影响，随着时间的介入观察中的对象不断地在变化。在苏瑞德的黑箱子里随着观察者的观念和期待装在箱子里面的猫同时显示死亡和存活双重可能性，观察和被观察的对象在同等平台上同时显现生成瞬间性关系。李汉洙的作品在这种数码技术平台的虚幻空间条件下显示无限膨胀变化中形成的互换关系中生成的假象实体。 
〈无我-怪物的技术理想主义乐园〉(2003)中表现的亮点在于‘自我’形成之前或者语言形成之前的无法表述的奇异而微妙的关系本身，它回归现实捕捉这时代的真实模样。不管是佛陀﹑圣母﹑无条件混杂合成的社会开放性在作品中表现为激光群互相交叉捆绑的光能力度的关系网中。
李汉洙的作品中传统和大众文化领域里借用的那些代码不过是常用的工业树脂材料或者被大量复制过的普通纹样。但往外投射的光能力度是非同凡响的，外星人﹑天使﹑丘比特﹑爱心纹样﹑星星﹑龙﹑菊花﹑木莲﹑莲花﹑佛陀等代码中闪发的激光群-白毫之光强化了作品的光能力度，光能因素与它作品的科幻性和科技因素紧紧地结合在一起。全球性吞噬了地域文化特征，李汉洙通过文化混种性揭示了文化特殊性日趋淡化的韩国社会环境面貌。 
〈仙女的一千个眼睛〉中全身闪亮的无数眼睛或张着好几个翅膀的天使隐喻着西方的天使塞拉比姆seraphim，塞拉比姆seraphim是旧约圣书中出现的神圣的生命体。
塞拉比姆seraphim以后变成犹太教里的一个神，基督教的天使克鲁比姆Cherubim的前身，在中世纪又移植到耶稣身上强化其神性，西方中世纪手写本插图中出现的塞拉比姆seraphim的六个翅膀同样表现神性的卓越puissance。〈仙女的一千个眼睛〉(2004)中天女姿态的施加穆尼带着西方天师的六个翅膀，〈21世纪菩萨〉中的小矮人隐喻着自然界不可存在的幻想的潜在性，他在抱着美好的幻想等待着外星人的到来，这暗示人类渴望新世界的美好心愿。
李汉洙借用佛教﹑印度教﹑拉尔教派的宗教性转化为代码形式的目的是超越这彻底商品化的资
本主义非人性的世俗世界，要在地球之外神秘的外星世界中唤起救治人类的神圣能量。就像作品
19）德瑞兹所说的“共存平面consistence of plan”的措辞,这是从字面上解释深渊中上升的《模仿simulacre》 在浮腾的状态。对此详细说明参考逍云书院编译的《德瑞兹思想的分化》,  Greenbee,  2007年
20) Jesaja (6:1–3) records the prophet’s vision of the Seraphim:”... I saw the Lord sitting upon a throne, high and lifted up; and His train filled the Hekhal (sanctuary). Above Him stood the Seraphim; each had six wings: with two he covered his face, and with two he covered his feet, and with two he flew.” Num. 21:6 “So the Lord sent fiery serpents among the people, and they bit the people; and many of the people of Israel died.”

<Sky Crash>(2005)中被迫降的宇宙飞船或〈但愿我相信want to believe〉中等待UFO和外星

人的人们给我们传达的信息-现有的脉络中不可理解和想象的但迫切需要的潜伏在现实中的未来因素。对外星人的关注联系到现有脉络之外事物相互结合中诞生的新的秩序的可能性，这种想法是在各种文化衔接的临界点中派生的异质的混种性中得到证明。后期资本主义商业文化环境中过去的代码所保障的价值已经失去自身脉络和叙事性，只剩下与所有其他脉络可衔接，穿插的轻飘的图像外壳。所以这个有别于韩国人熟悉的宗教形式-佛教或基督教本身的意义，又区别于其他的商业代码。李汉洙在被商业主义腐蚀的现代文化环境中追求图像 (image)的另一种可能性，即通过神学意义之外的图像 (image)本身的内在属性把它衔接到超越日常的非现实经验上。所以他的实验指向必然触及奇特的外星人世界。
在过去规定一个民族原本性的代表性宗教代码在这些彻底商业化的环境中已经变成异质的奇怪的东西，是一种怪物化的存在。但是对于怪物性的发现，我们相遇的并非是完全陌生的外星存在或使人颤栗的奇怪的,去除对象的怪物定义，而是从特定的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像这监狱般的封闭型中摆脱出来的，混融的深渊中直接扶摇而上的特别的，至今未思的，完全从外部进入的新的意义上的文化怪物的另类接近。
在自我的范畴里怪物意味着为了维护个体的原本性必须扑灭打败的他者性的规定和指示，而怪物所含蓄的另一个重要意义是怪物的拉丁语语源-显示（monstrare），就像语源本身不排除别的而移接直观显示（monstrous），就像德瑞兹所说完全脱离个体的脱离语言的超语言学的东西。那是超越人的范畴和原本性规定的外在的，是对非人性的道德思考。那是超越人类的只能通过奇异形态的陌生感表现出来的怪物和天使互逆的共存状态。
通过这种形象的创造他追求什么？那就是要通过作品提出东亚原本性问题，但他还是承认就像佛像这种我们非常熟悉的传统代码中也未能发现我们所想象的一贯的亚洲属性。因为这一切都被商业逻辑和低俗的大众化被吞噬已久。所以他并非在传统文化中发现亚洲的原本性，而是在蔓延已久的现代大众文化，即网络，移动电话，游戏文化，代码化的商业文化的残余中要挖掘东亚属性。通过这种残余（remainder）即在东亚蔓延的商业消费主义再分配中，发现我们所遗忘的真实，这是怪物性所包含的另一个重要的意义所在。
李汉洙的东亚原本性问题意识指向分解的低级的大众文化因素和文化混种性。在当代现有的一切变成产业化附庸的同时低级的大众文化代码互相掺杂﹑结合的过程中通过混种性显示出意想不到的效果。这虽然出自商业的或低级的大众文化代码，李汉洙在那耀眼的可视世界里挖掘出从中隐藏的微观世界和某种超然的精神性。

21) Barbara Newman, “Love’s Arrows: Christ as Cupid in Late Medieval Art and Devotion”, in The Mind’s Eye: Art and Rheological Argument in the Middle Ages, 2006, pp.276-281

23) 莫里斯•布浪索、《在外面》、人间爱、2006

纹身，刻印，体会，以及空间的沟通 
关注他最近的展览我们会发现李汉洙经常使用的几个主要媒介也就是低俗的大众文化代码﹑外星人和科幻的假象空间﹑纹身甚至动员像拉尔教派这种异端宗教因素。从中尖锐地揭示当代社会中
那种低级的大众文化常态化的文化现状。从原本的大众文化概念出发科幻因素和通过外界的客体性引来的超越人本主义境界的对外部性的重新认识中要开创新的文化乐园。  
伽吶艺术空间展示的〈C+swingby〉(2007)是作品〈Flashback〉(2006),〈宇卢布罗斯〉(2006)的延续。照相作品〈C+swingby〉(2007～2011)中站在夜晚的星座背景前穿银色皮鞋的女人像外星人一样带着神秘的光环。其他作品中采用一些商业纹身图案比如；龙﹑菊花﹑仙女﹑莲花﹑月亮﹑咆哮的老虎﹑印度风格的飞天像蜘蛛女人等精致的装饰性代码。这些代码传递无法躲避的商业文化潮流给我们留下的深刻的裂痕和金子一样梦幻般显耀的时代标志。
在《LED Painting系列》（2006-7）中李汉洙给我们展示了在耀眼的荧光色背景中用LED小灯绣出一系列可爱的代码形象的作品。在画幅上LED小灯绣出纹身模样的木莲、菊花、玫瑰、丘比特、龙、天女、佛像、老虎等。序曲 Prelude开始的一楼展示如上述方式用LED小灯制作的十幅圆形的平面作品和几幅外星人和人物并置在宇宙空间的巨幅照相作品。并置两个人物的分类化的照相作品中一方面提出东亚原本性问题另一方面纹身投射出来的人类欲望中揭示它者里面潜伏的人本主义实体的存在。还有激光装置作品中光线连续贯通各种各样的造型物的时候让观众体会美感，这是李汉洙作品的重要特点。
在GANA画廊展出的作品〈C+swingby〉(2007)的展览中二楼墙角里展示了强烈的红蓝荧光色彩构成的龙的装置作品。这一堆耀眼的龙的尸骨它到底在说什么？是Jacques Marie Emile Lacan说的镜子里面对的自我像吗？他的作品在更深层衔接在神话脉络的观点上，让我感到世界在他的面前粉碎，从而联想到Island of Patmos上经历约翰的vision。默示录上陈述那是一种心理的感悟和宇宙的真理衔接在一起的绝对境界。

《Unknown strikes back》（2005）上到处插上的荧光灯，被切成好几段的龙，这真是Lacan拉康所说的想象系镜面里被彻底粉碎的无奈的自我吗？或是像龙的飞腾一样时间延续体的一种分解？在李汉洙的作品中怪物是文化的混合体，也是文化本身。怪物在他的作品中主体和客体之间存在的感知觉形象，就是凭空而出的全新的到来，如科幻电影或小说中外星人的访问一样忽如而来。就像怪物Monster所表现的语源monstrous一样，但是在李汉洙的作品中从过去一直贯穿到现在的人的内在的神性，就是《怪物化的人》超人类的佛、耶稣、圣母、天使等混合性的实例，与拉尔教派等新时代的宗教祭礼同等的平台上那不可想象的引力无限扩张的临界点，是一种越过事象地平线唤醒我们未能认知的世界的幻想，那些灿烂的色彩无法规定的瞬间短暂存在的东西。
24) 这种角度上德瑞兹在他的《反复和差异》中谈论“摆脱个体”的行为比喻成从深渊中腾飞的《怪物》。

《C+swingby》是能够体现他思想轨迹，又整理得井井有条的比较完整的一次展览。如今他的关注集中在‘表皮上刻印’这种观念上的纹身概念。李汉洙把纹身当做非主流大众文化的代表性代码来使用。
纹身是在身体上刻印无法摸灭的痕迹的一种行为。关于现代社会年轻人之间流行的这种贯通身
体的行为雷纳塔·萨勒克在『爱情和憎恨的抵达』中说；这种热情表现在这浮华的商业社会里追求永恒价值的欲望即 『回归实在』的愿望。现代社会的媒体正用那些小巧玲珑的形象(image)无差别轰炸那些年轻人，反抗这种被强制的同一化的方法之一就是身体上刻印永恒不变的烙印。
impress痕迹或者刻印不但包含记录ecriture或 刻录等语义上的意义，更是包含精神层面上对应着 “刻印”或者“标示mark”等中世纪的思考和态度。比如；天使被认为‘神的印章seal’，贝鲁尼卡用自己的手巾拓印基督耶稣的面部的时候那刻印里开始形成神圣的力量。当初圣书的诞生排除福音史家们的主观记述像刻入一样真实地记述圣人的传音。这种宗教层面上对身体刻印的意义是非常强烈的，现代哲学家们用现代意识无法捕捉其真实意义，只能无数反复却无法忘记。就像创伤这种无法磨掉的身体记忆。天使所包含的‘神的印章’的意义也就是可理解为创伤般的记忆痕迹。创伤派生出一连串克服痛苦的反复努力，这种反复性中形成冲动和习惯，这种习惯的长久的积累直接关系到社会原本性的形成。
纹身首先在身体上刻入永不磨灭的痕迹的一种行为，刻印的过程伴随着极大的痛苦。过去美国﹑澳大利亚或新西兰等新大陆的移民社会中那些犯人身上烙印的意味是非常强烈的。原始的部落社会大部分文化形态上纹身的宗教意义更是显而易见的。边缘社会的底层文化中刻印与艺术的表现语法来使用的纹身也同样唤起社会道德义务。这让我们想起拉康或詹姆斯等现代理论家们所说的；在后期资本主义社会存在是一种无法描述也无法表达的东西，他只有通过外伤﹑创伤等刻印形式来象征地反映。
在大众电影领域纹身当成非主流底层文化或文化临界点上的一种转换过程中表达自我状态的强烈的符号。比如表现南非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电影“血钻”中被叛军捕获的少年兵被刀片纹身后授予毒品。反映同时代韩国时代现状的金素英导演的独立电影“彷徨的日子”中也有未能融入美国社会的早期留学生互相进行纹身的场面。他们在互异的文化临界点上无法以积极的态度或语言来表达自我而只能以自虐行为-纹身的方式来承担。
Angieu关于纹身的论述中提出‘皮肤自我意识’概念，它的意思是从外部世界受到的强烈的印象
25) 拉康的理论中未能介入象征系里的,被压抑的或者那种剩余的享有会成为反复性的理由。德瑞兹谈论反复性的时候‘生成的反复性’问题上特别注重涉及有关死亡冲动的反复性。关于‘回归实在’赫尔•波士特对此较详细地论述过,在这环节上的确需要通过拉康的感觉来把握问题。对于受到拉康思想影响的理论家来说‘实在’不可能以现有的象征系秩序来表象的东西,似乎只能以外像的形态来显现的东西。
26) 莱纳塔·萨勒格尔著 李盛敏编译,《爱情和憎恨的抵达》, 图书出版b、2003、pp . 250 - 251
27)关于记录学德里达非常关注具有写作含义的词汇ecriture, 实际上ecriture并不是现象学角度上的书写行为。不但包括一般意义上的行为,更广的意义上他把一切有意义的体会纳入到‘记录’结构中。他通常使用‘原始记录arche-ecriture’或者‘痕迹trace’等术语的同时注重‘书写’的性质,既‘被记录的痕迹’也就是证明自己的领域等于现象学意义上的书写行为。李成元著,《解读德里达》,pp.46-47
和心理变化都最终深深地扎根在身体的存在形式上或者身体结构之中。Angieu所说的皮肤是临界面，内外互相交界的表面，这是皮肤的特殊性。皮肤被喻为自我的内外所连接的一个自我意识，
存在于弗勒伊德称为‘艾迪(id)’的内部和外部世界的复合体之间。
李汉洙对纹身的关注源于以底层和边缘文化的上层艺术语言化包容之外，在身体上刻印、标示、

记录某些事情中形成观念上的换喻概念。这种思维方式在西方有着悠久的传统。例如在中世纪天使被认为是神的印章，圣像就像贝鲁尼卡把耶稣的圣面印在毛巾上。李汉洙揭示边缘下层文化一样作为世界化的城市文化也包含着宗教性的一面。文化的根源就源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临界点的相互混融中诞生。作品《得到白毫的黑头》中象征全知全能的观知力的一千个眼睛的激光按一定的时间排列中明灭，在投射点上转换成影像。眉弓间设置的网络web捕捉观众的形象之后自动变换成数码曼陀罗形式。被转换的观众的形象时刻投射到对面的墙面上，但相比通过第三个白毫之眼从作品注视观众把观者引进并转换成数码形象的过程中形成相互能动性interaction。黑色的头像前面安装的距离测定传感器把观众的形象自动放大缩小，犹如囊中的幼虫的脱变一样流动变幻，纹身图案同时变异而重迭流动。即变成数码曼陀罗的观众像流淌不止的可变性流体fluid不停地变幻流动，同时跳动的光芒与华丽影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屏幕却暴露出冰冷且中性又单纯的媒体属性。形象隐藏在投影释放的一缕光线中显现在无冰冷的屏幕上。像绚烂的迪吧的节奏一样随处飘扬，流动的影像和冰冷的媒体和瞬间时间内无限繁殖杂交和变异充分说明‘模仿’的本性和作为。
满天星辰之夜的星座constellation是李汉洙作品中反复出现的重要表现对象。满天星辰之夜在照相作品中成为背景或在圆形平面作品中用LED灯泡演绎出纹身形态。这些对于李汉洙有特殊意义的星座constellation如前面提到的在90年代后半留学时期从大米作品长时间的演变的结果。这些系列作品借用老虎等象征物的同时画面本身自然体现为天球或网膜状的圆形形态。
加花洞的马努画廊展出的作品《宇鲁波卢斯的梦》（2006-2007）像电影《睡眠的科学》的字幕或戴安·赫斯特的圆形画一样，表现出一种在梦境中闭目却能看到梦中景像一样的敏锐的神经学感知力。光点好比身患疫病全身覆盖的伤痕，这射出的光芒隐喻着现代代码中散发出的力量，同时体现反向弹回的匕首一样锐利的视线。Incarnate这种互动就是网络通讯时代在电磁能量场中的互动一样直接。
28Joanna White “Mark of Transgression: The Tattooing of Europeans in the Pacific Islands”, in Tatoo, ed. by Nicolas Thomas, Anna Cole and Bronwen Douglas, 2005 
29)早期基督教里天使教导信徒抄写圣书, 圣像icon是韦罗妮卡似乎把耶稣的脸,象刻印一样刻录在毛巾上的精神上的inscribe。Herbert L. Kessler, “Configuring the Invisible by Copyimg the Holy Face”, Spiritual Seeing, 2000, pp.71-72; 进入现代之后, 比如应对隐性的权威logos强调作为痕迹ecriture的记录和书写”的重要性。对于德里达风格的记录或record的思考也大致联系到这种思想轨迹。对于德里达来说书写概念并非现象学角度上的书写行为,而是某种原始的‘记录’或一种痕迹。德里达认为记录-“存在的现象学体验中绝不可能显示。”在这种意义角度上他想谈论‘记录’的概念。李成元著《解读德里达》、文学与智性、1997、p。47
30)李汉洙所关心的巴眨眼睛这种一秒单位分割的时间中所暴露的“刹那的瞬间性”是朱番齐齐所分类的事件的时间类别,犹如“机场的通道”或尼采表述的‘正午’的刹那的‘现在-这里now-here’的时间性。这过于短暂的瞬间感觉似乎与波列德里·詹姆斯所提到的后产业社会的‘永恒的现在’的概念相应。
这种互动中光和色彩填满整个空间。穿透全身放投射的光芒这种表现形式在《未知的突袭》、《米老鼠》《混成风佛》、《21世纪菩萨》、《天空中坠落》（2005）以及《混成风檀君》中也如实体现。
  通过这种光的表现李汉洙揭示观看的对象和观众之间体验的关系空间。表现现实的龟裂展现瞬间回忆的同时又实现瞬间的沟通空间。观众进入展览空间的时候就已经编入艺术家精细制造的直观的沟通网中，就是进入艺术家所设定的视线或互动的光能磁场。在任何展览中观众参观的时候必然要通过这些激光群装置区域，所以对观众来说自然成为一种时空体验。
体验李汉洙作品就是视觉性创造物和观者的身体移动﹑参与结合起来达到互动和认知的极致，这种表现可能由面板形态的二维形式来体现，也可能是像《华丽的涅槃》中所展示的宇宙游戏空间形式，这种形式是一种发光的光源和装置来重新设定空间概念的创造性试验。作品的视觉效果却像迪吧一样充满幻想。
《激光人雪山修道》是在雪山中身穿宇宙服的激光手练气功的作品。作品中正在修炼传统的东方道家气功的激光手随着功力的升化手指中可发射光线。通过他发射出的光线展现形象。这是非身体的变形、也是东方文化中叫做《气韵》的形象化。李峻认为这表达了网络虚拟空间中无限增殖变化的avart一样的变身操纵，另一面也认为是对宗教图像的幽默再现。
〈雪山修道〉是来源于描写佛陀生涯的〈八相图〉中一部分〈雪山修道相〉。其中〈八相图〉描写了佛陀的诞生﹑出家﹑修炼﹑成道﹑传教﹑涅槃等人生全过程分成八个场面说明的图画。作品〈激光手雪山修道〉通过影像表现在满地落叶的山野里像科幻电影里的场面一样用激光全副武装的激光手摸仿古代道教禅师们进行锻炼的过程。这作品在墙面上投射的流动的影像和〈来自天王星的天气预报〉中用过的那些漂亮的星星模型结合起来表现出自我观察或自我指示体系上的媒体认识和宗教修炼的过程相结合的综合效果。
另一方面这作品充分利用投影系统，投射和激光所显示的形象只有投射的极限中才能转化成可视形象，如果过去的油画形象带有一定的材料厚度那么现代的影像图像的属性是暂时性的无法确定的非存在的不稳定薄膜。像迪斯尼科幻电影[法拉盛的flubber]小鸟vogue女佣维伯在电脑中采取的形象与自己合成构建3d影像接近主人公一样,像影片的一个场面一样试图把屏幕空间替换成雪山的时间空间。被投影的影像转换成动态形象不是以消逝的过去来显现而是以现在的记忆里显现。李汉洙和其他尝试影像作品的艺术家一样企图利用半存在半物质的光的属性捕捉瞬间流动的影像，从中实验把它当做与其他造型能够组合起来的可能性。这种尝试需要能够接受稀薄的非物质载体（如；荧幕，投影仪，摄像机，遥感）。作者想表现宇宙人和人物在同一个环境里出现，未来的幻想直接插入到现在。这时候时空并非是一种变体形式（例如时间的长度转化
为空间的长度）而是一个整体的连续体形式。
31)李峻,“对未来的幻想,复合风景”《无我,怪物的新技术乐园》,达·芬奇, pp.50-51
在音乐中某些变奏曲的类型虽然不断变化中反复进行，但音界的原型并不是固定不变。同样李汉洙的作品中光或影像变化运动通过轻而薄的中性介质往外投射，以变化无双的变异形式来呈现。这种对于轻浮的瞬间的觉悟和强烈的视觉氛围同模糊而微妙的背景音乐组合起来，对斯克利亚滨和康丁斯基以来一直提问的一种感觉变异成另一种感觉的感觉转移《synesthesia》的途径发起提问。
《双重梦幻》中他用三台显示器把自己的形象投射到有纹身的身体上。这种用光把自己投射到

纹身的墙面上形成一种模式。投射的光如果不碰到墙壁这个界限就不可能显示任何可辨形象。墙壁是界限又是纹身纹样生存的条件也是背景。这种通过墙面乃至屏幕而显现的光，这不是非存在或存在、非物质或物质、以半物质半存在的形式存在的没有厚度的刻印，这种投射到象征系墙面的非物质存在可以说他是一个幻象居住的场所。墙面或屏幕里投射之前光芒里混在的无法辨认的形象是一种前语言性质的混合场所，这让我们唤起非可视性的共存状态的刻印，分解成个体之前的计划一致性状态。这种形态的非现实空间感体现在〈华丽的涅槃〉或者〈C+ SwingBy〉中耀眼的光芒或音节不分明的背景音乐或荧光灯放电时候的短暂的瞬间中。
企图不确定空间或平面上要留住暂时的短暂的影像捕捉物，这想法反映了不可固化但可连续记录也不易抹掉的强烈的直觉感受转换成造型语言的艺术家的梦想。试图表现出以捕捉到的观众形象转换成,数码曼陀罗的形式,实时放映的互动性装置作品也是在这种想法的延长线上。李仙英指出这数码曼陀罗是用象征手法表现宇宙真理的东方曼陀罗的现代版。
引起互动关系的行为表演在程序运行角度上当成观察对象，安德烈阿兹·布瑞克曼（Andreas Broeckmann）指出观察者是一个扳机，是被动观察他或她的编程结果来被纳入技术体系之内。引起互动系统的这些作品中激光手表现的身体和精神修炼这种动作表演，是根据一连串指令所驱动的程序来启动。参与者被纳入程序化叙事情节中同时又当成被动的观察者而挤出体系之外。执行者激光手根据自动机械化程序修炼或表现为如同科幻电影的叙事一样与机械进入到对话状态。这种类型的作品中执行者被表现为处在与程序化的机械对抗或对话之中。雪山的激光手是根据叙事性质的结构化的程序命令被运行的一种自我的分身。这种作品中内部的执行者与外部的观察者虽然是同一个人物但是通过微小的时差引起与自己互动的体系。
光和色的空间化
进一步李汉洙的作品在观念上超越单纯的混种性概念，像作品《21世纪菩萨》﹑《被复制的天使》﹑《一千个佛头的白毫》等通过光的投射和重叠进行造型或把握观者的空间定义，《亚努斯的房间》《C+Swing By》中被截成好几断的一堆龙的尸体中表现上通过多种色彩和光线的交叉和重叠营造抽象的空间。
为了强化色彩的表现力李汉洙从韩国的传统建筑、美术或佛教的曼陀罗和生活用品中经常使用的5个主要颜色即五方色（青、赤、黄、白、黑）中找到了灵感，经常使用这种具有民族特色的颜色，把表现力升化成如同把迪吧的照明移到展厅一样华丽梦幻而富有节奏。李汉洙经常使用佛头，外星人或小矮人作为创作对象。就是把不属于地球或日常秩序的虚拟种族的特殊性设定为沟通的研究对象。交叉的光线使人联想网络世界的错种复杂的关系网和大脑神经突起和神经元处理电磁信息时候的神经刺激。
  通过激光表现的，语言或不符合现存的直觉的认知结构的直接形态-所谓等待UFO来临时刻的浪漫而梦幻般的与《外星人》的沟通，也是对NASA和SF的关心的焦点也是《天王星来的天气预报》开始一直持续的焦点。这里的沟通是观者通过操纵无人宇宙船-小型模型汽车体验宇宙船突然降临到各个星辰中，通过这个过程间接体验宇宙探索。
《未知宇宙生命体的追踪导弹》对武器的概念和观者和观察者的相互作用等各种点子结合在一起的例子。主要对象就是NASA的未知宇宙生命体的追踪导弹。两端附着马达和遥感的导弹在黑暗的空间中设置在与观众的眼睛等高的位置上，自动跟踪展厅里移动的观众。导弹端口上自动拍摄的形象显示在导弹内部的荧屏上。这个作品中观者通过自动移动的摄影机的机械视觉从观察者角色转换成被观察角色从而随着生命的气韵自动履行看见、被看见等视觉过程。
《全球多层防御系统》（2002）也是这种尝试的延长线上。空间充满了交错投射的激光群,墙面上有一个蓝色圆圈。这个装置诱导观众在不碰触激光的前提下要通过这个空间。有几个激光装置上安装了感应器，如果观众在走动的时候碰到激光那么感应器立即反映发出警报音。犯规的观众被出局，这个作品使人联想起科幻电影《生化危机》中那可怕的激光防御系统，这种情况下参与者把自己置身于侵略者角色同时电影中既定的圈子以外收信者和发信者、观察者和被观察者的角色，观众成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被第三的摄影机直接观察的被拍摄者角色，这是一种移位游戏。

如果成功越过激光群往返到达激光防御区观众就算完成游戏。作为观察者的观众努力完成这‘规则’空间，为了不被淘汰他们想尽办法避免被激光碰触。在这过程中他们潜移默化地变成一个积极地参与者。在这里规则成为引导观众参与作品的一种装置因素。
作品《信息传播者Z》也是与观众互动这样的大的命题下进行的。Z是英语字母排列中最后一个字这好像暗示传达终极预言。使用激光和带着电机的大象玩具观者接近作品的时候被感应器感知，
启动螺旋桨，激光向天花板射出把爱心、美元、丘比特、天使像、胜利、等纹样。激光效果的基础上加上黑色荧光灯的衬托作品闪发出强烈的光彩。这里那些大众文化的代码充当信息

32)《八相图》是描写釋迦牟尼佛生涯的佛画,一般在佛教寺庙里的八相殿或靈山殿里供奉。韩国传统的八相图大概根据《佛本行集经》来描绘的,还有《法华经》当其精神,主要内容为;其一, 兜率來儀相 其二, 毘藍降生相 其三, 四門遊觀相 其四, 踰城出家相 其五, 雪山修道相 其六, 樹下降魔相 其七, 鹿苑轉法相 其八, 雙林涅槃相。雪山修道相还包括六个系列场面, 第一 太子剃掉头发穿上佛门加沙的场面, 第二 車匿回王宫的场面, 第三 淨飯王派僑陳如说服太子回王宫的场面, 第四 太子拒绝回宫的时候王给他送粮食的场面, 第五 向释迦牧女献给牛奶的场面, 第六 寻找所有导师的场面。
33)在新媒体艺术的沟通机制上对‘共感觉’的问题普瓦桑（Foissant）说:“实在概念的另一种层面上的接近。”Louise Poissant,“The Passage from Material to Interface”,in Mediaarthistories, The MIT Press,2006, p.243

34) 混淆面这些概念来之德瑞兹。
传播者的角色。Baudri-llard在他的著作《消费的社会》和《模仿》中所指出，消费的崇拜在个体理想化自我的角度上已经升华到几乎与宗教抗衡的实践状态。接着《事物的体系》中还指出人们从商品的关心转移到消费者自身，他们渴望感受自身被关爱的感觉。
《来自天王星的天气预报》中让观者操纵无人机遨游那银色的神秘的空间。这个作品中与观者互动关系中影像依然是重要手段。LCD投影仪投射的影像和闪光灯的组合积极地引发与观者的互动关系。飞船的无线摄影机传送的影像通过LCD投影仪投射到墙面上。像扫描仪扫描出的内部形象的往外投放。被投射的影像的微微晃动显示出移动媒体的让人晕眩的速度感。观众在这虚幻的空间里如同孩子一样游穿在各种行星和星座模型之间。李汉洙通过这种方式创造出观者可参与的科幻空间。这个空间虽然藏匿于日常之中，但却是操纵日常的幻想成为一个现实的空间，显示和虚构相互纠缠的临界面这是一个需要穿越的场所，也就是只有通过艺术才能实现的虚构和现实互动的界面空间，即所谓‘不可能的可能’空间。弗莱德 詹姆什曾接受Henri  Lefebvre的理论借此阐述生成中的空间概念。传统的脉络上空间可分为犹科尔利德或几何学空间和心理空间mental，心理空间通过理论的完善和确立之后从现实空间分离出来纳入理论上的谈论领域里。
在传统范畴分类的两种空间概念把空间看成直观的表象，没有超越定义范畴之外的东西。詹姆什所说的空间并非是中立范畴或客观的传统观念上的空间，而是把空间概念联系到社会结构和物质实践层面上。通过艺术作品的实践架构的空间是非可视性的潜在的，但在另一个层面上看他的却是一种实质空间。这种意义上李汉洙的科幻空间是挑选一个潜在的虚幻空间之后把观众放置到其中，从而实现‘不可能的可能’空间。因为这种奔放的空间游戏属性显得更加有意义。
〈21世纪菩萨〉中填满空间的晃动而跳动的闪烁的星星或在墙面上形成强烈的贵妃花状圆形，被鲜红的强烈的激光所创造的，通过投射形成的光的影像而不断变幻着的激光被分割再定义的充满幻想的空间感。《复制的天使》中墙面上投射的心形和像丘比特意义的星座，这些如同视网膜残像形成的强烈的视觉刺激展现李汉洙作品的特征即独特而强烈的色彩感。
通过激光投射营造的连续的充满节奏的空间，《激光手雪山修道》《无我-舞》的影像作品中通过被捕捉的人物乃至影像的动作变化，通过不断流动的运动-形象的变化中把时间概念转化成造型

35)李仙英,〈后现代时代的新崇高美学〉,《无我;怪物的新技术乐园》2004,p.18;其实曼陀若是一种引导修行者通过冥想达到与宇宙核心合一的导航图。梵語(Sanskrit)的语义上‘本质(mandala)﹢所有(la) ’ 这复合意义的词汇就像充满宇宙本质的车轮。在密敎里曼陀罗指觉悟境界的形象化的意思所以有时候可翻译成轮圆具足,轮圆具足指每个辐向心集中形成圆轮既一切元素圆满具备没有不足的地方的意思。在构成上曼陀罗以圆形和方形为基础意境上它帮助人们发现自己生活的中心,它又暗示永恒性和活力虽然他隐居在二维图像里但还是包含多元的时空复合体。 

36)安德烈亚斯·布勒克曼对最近与此相似的相互作用关系(interactive)论述过。Andreas Broeckmann, “Image, Process, Performance, Machine”, in Media Art Histories, 2007, p.200

37) Broeckmann, Ibid.
38)无方色基于阴阳五行说,阴阳五行是一种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圈里认识宇宙和建构思想体系的核心原理。他主张宇宙本源里固有的阴和阳两种气韵导致天地万物也同样以这两种气韵来形成的力学理论和天文哲学。从无极生成的阴和阳气变成天和地它又生产木,火,土,金,水五种元素,五方色就是相应于这五种元素的色-青,赤,黄,白,黑。
语言。就是修炼过程中身通过激光投射营造的连续而充满节奏的空间《激光手雪山修道》《无我-舞》的影像作品中被捕态的变化和动作本身的持续性中产生时间感觉。好比音乐中变奏曲形式中变化本身决定音乐持续性，就像蝴蝶的变态过程一样的不断变化的生命力是从深渊中取出的有形之力的活力，可使人感知怪物的推动力。

  另一方面在李汉洙作品中因为那漂亮的形态和荧光色的闪烁传达的视网膜残像使我们不敢置信这华丽的效果来源于那卑陋而粗野的底层文化根源中。穿透荧光色树脂佛头闪发的这些华丽又充满视觉刺激的光彩在投射的每一瞬间就把知觉空间感推得更加明了。
使用华丽的色彩装饰的有限空间内与观众的相互互动中表现出李汉洙自己的独特风格，这种特性通过《21世界菩萨》《千眼仙女》《华丽的涅槃》等一系列作品中传达出来。有时候整个空间全部途程黑暗的颜色，在那墙面上嵌入荧光色的星星和爱心纹样从而演绎出梦幻般的宇宙空间，《复制的天使》《华丽的涅槃》中强调被斩首的佛像中放射出的白毫之光。佛头的白毫中喷射的激光在墙面或天花板这些被限定的界面上绘出丘比特或心形、天使等特定代码。李汉洙所说的〈被复制的天使〉，〈华丽的尼尔巴纳〉的造型意图是黑洞理论中越过事像地平线那种类似层面上的文化原本性转换成造型语言的实验。从佛头的白毫放射出来的光芒表演出华丽而无我境界的幻想空间。仙女或者佛陀的那些移接形象具有强烈的直观性。这种直观性首先来自奇特的造型，比如被穿通的胸脯﹑斩首的佛头部或者除掉头部的佛像躯体还有时候水晶球替换佛头等。但这些形象大都拥有神性的象征-白毫之光。水晶球隐喻着向四方投射的全方位视线好比数码时代无处不在的监视和管理人们的无数的电子眼。
这透明水晶球的无焦点凝视好像把一千个眼睛融为一体如此幻想，密集。这跟噪音状态的背景音乐混为一体形成一种从内部往外放射的能量磁场。虽然作者的造型思考在反叙事性的脉络上展开但是这种力量来源于东西方文化中深层的无意识世界的深入而综合的思考和对话中形成的。
caataluna美术馆收藏的世皮姆天使长着好几个翅膀，谢斯托夫的诗描写的caataluna的天使身上长满了无数眼睛还有东方的因德拉。这里‘心灵的眼睛’ 与世皮姆天使的翅膀一样暗示着无所不能神性的象征。这些心灵的眼睛是西方文化追随的代表性图像icon”。像这种全方位放射光线的佛像﹑切成好几段的龙和纹身一样用激光和丙烯颜料混合制作的平面作品‘星座’和一些巨大的外星人照相作品组成的2007年伽纳艺术空间的展览会也可以说〈华丽的涅槃〉〈激光手雪山修道〉等作品的延续。
这次展览中任意堆放的荧光灯和展览空间里响起的独特的背景音乐的组合是非常奇特，水晶佛头上自动闪亮的强烈光芒。跟荧光灯的瞬间性放电配合起来形成特殊的节奏。艺术家抓住这种极其短暂的刹那发生的几乎感觉不到的瞬间体验通过放电的形式表现出来。观众在一楼的广告和外
39) 德瑞兹的《天的高原(Mille Plateaux)》中区别了树木性结构和Rhizome结构的概念差异。
40)关于规则和法则参考洛蒂·卡伊瓦和波蒂利亚尔。洛蒂·卡伊瓦, 李常律 编译《游戏与人类》,文艺出版社, 1994; 波蒂利亚尔, 裴永达编译《关于诱惑》，白衣 1996，pp.182-183

星人组合的照相作品开始通过荧光色丙烯酸板里现示的星夜图案走到二楼墙角的被切段的龙作品前面之后他们会面对从佛像放射的光芒和墙面上投射的宇宙卵和参加仪式的信徒的形象相结合起来的影像作品。这一场面是拍摄拉尔教派的祭礼过程，作者借用这个传达一种个体发生之前的萌芽阶段的感应，通过宇宙卵和宗教仪式场面组合的方式来表现。同样非常低调的噪音似的背景音乐唤起一种母体内浮游的心理场景或某种满足感。

  胚胎中的个体独立的过程是多重分割的过程。李汉洙通过动漫合成影像来揭示的东西就是与环境互动的就像昆虫在蛹中脱变一样的一种关于发生的形态学概念。胚胎的个体化过程是脱变成流体化过程一切重新组合在内部分解后互相替换的变异过程。这种内面的个体发生过程看起来有点恐怖但对于个体的发生中的确必然的生命诞生旅程。李汉洙通过图像（image）合成的造型概念来揭示文化的演变就像新生事物的发生一样就是一种变化变异的过程。
观众依次在李汉洙创造出来的作品空间中走动的过程中感受和思考。波普式的华丽色彩，调皮的装置并不会产生压抑感而是让观众感受到优美的视觉体验。在作品中走动的时候会引起观众思考，他的作品效果是与观者的空间体验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时间感觉，我想这是非物质层面的东西。李汉洙的作品中感受到的充满色彩感和奇异的视觉效果这并不是作品本身的内部放射出来的。而是通过体验作品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非物质的直觉﹑印象或感觉。
  观者走过一系列星座模型达到二层展厅里就会见到投射光线的佛像﹑色彩耀眼的截断的龙，还有随意堆放的荧光灯里释放的瞬间的方电火花装置。这极大地放大荧光灯的明灭的瞬间效果中承载了人类感、知觉的颤抖。在几十分之一秒之间明灭放电的火花中我们想起闪光般瞬间生成消失的意识瞬间。
他要表现的是那一瞬间一刹那的觉悟吗？国学家高美淑在《蝴蝶与战士》（2006）中《时间的游牧主义是可能吗？》的标题下引用《华严经法成系》的原文做了如下记述。天上的仙女每五百年一次下凡，六钱重的袖子轻轻拂过坚硬的岩石。每五百年反复如此。如此经过当这岩石最终摩灭的这一段时间称为一劫。但是《一念即时无量劫》，一念就是无量劫。战士的步伐如同蝴蝶轻盈，一眨眼，一个意念中包含着一劫之功，李汉洙通过他的《怪物》，终究要表现的是否这时间的火花。
41）肖恩·豪莫李泽光 编译、《弗雷德里克·詹姆士；马克思主义，解释学，后现代主义、》、文化科学社、2002年、pp . 227-228

42）德瑞兹论述这种变异或边周的造型和抽象机器的连贯性。
44)诺尔别尔特·布尔茨 尹种锡 编译《在古登堡银河系的终端》,2000,文学与智性社p.158;皮埃尔-列维、《集体智性;为了网络空间的人类学》、文学与智性、2001年、132 - 133

45) 对“心灵的眼睛”在西欧人的思考角度上考虑可参考圣经旧约6:3。
46) Bogue, Ronald, Deleuze: On Music, Painting, and the Arts, Routeledge, 2003, p.74-75;但是在这环节上我认为德瑞兹的同一对象的复制copy概念和模仿复制simulacre的概念有本质上的差异,这里不去深入论述。沈世光, “德瑞兹和文学”逍云书院、《德瑞兹思想的分化》、Greenbee、2007、p。237

47)義湘祖師 法性偈:法性圓融無二相,諸法不動本來寂,無名無相絶一切,證智所知非餘境。眞性甚深極微妙,不守自性隨緣成,一中一切多中一,一卽一切多卽一。一微塵中含十方,一切塵中亦如是,無量遠劫卽一念,一念卽是無量劫。窮坐實際中道床,舊來不動名爲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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